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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2022年10月19日 

⚫ 地點：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203室（臺灣大學） 

⚫ 受訪者：陳貴賢 

⚫ 採訪人：吳國禎、鄭慈瑤 

⚫ 逐字稿審定：陳貴賢 

 

（訪談開始） 

 

政治啟蒙的契機 

 

陳貴賢：我是陳貴賢，南投國姓鄉人，我讀的學校叫北山國中。在北邊山上的國中，

我從小學一年級到國中畢業，九年的時間，每天要走兩小時的路，一小時上

學，一小時放學，不是平地，是山路，所以我們讀書的經驗比較艱難。後來，

國中畢業以後去讀台中一中，接著去讀臺大（國立臺灣大學），當兵完出國。

我事實上對於台灣歷史的認識，很晚才開始。回想起來，比如說二二八事件，

我是一直到大學畢業那天，我才聽到：「喔！原來台灣有二二八這個事件」，

所以在早期來說，因為連二二八……你不要說台灣獨立，連二二八都是一個禁

忌，你如果在外面跟人說太多，被報上去，那會被抓去找麻煩的。所以大學

畢業之後、當兵、出國，當初去波士頓讀哈佛，在波士頓，外國的資料，可

以比較自由的取得，在台灣你根本無法取得，除非你有特別認識的人跟管道，

到美國之後，那些過去的雜誌、報紙，圖書館的東西，都可以閱讀，才開始

了解：我們以前學的台灣歷史，我們自己的歷史，跟事實有很大的差別，所

以那時才慢慢開始，人家說「覺醒」， 因為那個「覺醒」，在哈佛的台灣學

生之中，也是各種都有，我那時開始覺得，我們需要組一個「台灣同學會」，

我們台灣的學生自己組一個同學會，在哈佛，那原因是，我們要去留學的時

候，哈佛說：「你們從外國來，如果來這裡出問題、沒有錢，要怎麼辦？不

行，我給你獎學金沒錯，但是你要先在波士頓銀行開一個帳號，這個帳號錢

放進來，你來美國之後，不會突然間沒有錢生活。」你可以想像一個外國人，

又只有大學畢業，要遙控去波士頓開一個銀行帳號，放一千塊美金進去，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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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困難的事情，當然我現在是千辛萬苦都解決了。所以後來的學生，大家

就覺得，我們創一個同學會，將來台灣的學生要來，可以來問我們，我們把S

OP寫一寫，甚至我們可以在美國這邊替他們跑銀行。類似這種事情，所以大

家就成立一個同學會，成立的那天（大家）就說，我們要取什麼名字？有人

說中華民國、有人說台灣，就投票，投出來是中華民國，我很厭煩，我就離

開了。我搞得要死，又回去中華民國，可是，要選會長的時候，中華民國派

的派出一個，叫做陳勁……（陳勁甫），什麼名字我忘記了，他是維吉尼亞軍

校畢業，台灣孩子，美國維吉尼亞軍校第一名畢業，不簡單喔，陳勁甫，杜

甫的甫，結果呢？他在維吉尼亞軍校第一名畢業，哇，回來（台灣）之後，

軍方啦、郝柏村啦，就把他弄得（場面）很大，說這是我們的台灣之光，我

們台灣人看到，去查（發現），他就一個小留學生，根本在台灣連兵役都沒

有服，那時的黨外，民進黨，就開始攻擊，郝柏村就演了一場戲，說因為他

愛國所以派他去哈佛留學，不用當兵，其實他早就拿到哈佛的入學資格，就

把情況轉圜過去，所以在同學會成立的時候要選會長，陳勁甫就出來競選，

只有一個人選，我們有一個（人）不爽就說：「為什麼我們選一個會長，要

選一個作奸犯科的人，一個逃兵、小留學生？」講出來後大家就很不愉快，

吵起來，投票的時候大家想說，你這個人有爭議嘛，人家對方又推一個，另

外一個我們電機的人出來，推一位呂育道，（臺大）電機的教授，呂育道當

選，所以第一任「中華民國同學會」，會長呂育道。過一年之後我當選，我

當會長，我很積極地在短期間內，改成「台灣研究社」，所以哈佛的「台灣

研究社」是我本人擔任第一任的社長，在哈佛那段（經歷），包括我們有那

麼多的機會，可以讀到各國（歷史），台灣的歷史、中華民國的歷史，閱讀

之後，我們發覺，事實上我們應該要認同我們是台灣人，在那個過程中，我

擔任會長任內，一個月至少辦一場活動，都跟台灣文化和台灣歷史有關，尤

其是那些從台灣出來的人，譬如高雄事件之後，第一個出來的是呂秀蓮，她

也是我們哈佛的學姊，她到的時候，我們就辦一個活動，很盛大，後來包括

黃華、施明德。因為波士頓是一個文化重點，所以都去波士頓，我們一個月

至少一場，對於台灣的認同，對台灣的參與，我自己是在美國的時候開始。

一直到後來我畢業，做了差不多三年的工作，才回到台灣，回到台灣就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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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央研究院的原子分子研究所（服務），這個所是當初李遠哲，我們台灣

諾貝爾獎的得主設立的，我回來這個所，一直服務到今日。差不多是這樣的

過程，參與地下電台TNT的工作，差不多是1994年左右，我回來是1993年，

過了一年，就開始想方設法，看能不能做些什麼，經過一年的時間，就開始

成立TNT。 

 

見證台灣民主化歷程與設立TNT寶島新聲廣播電台 

 

陳貴賢：美國可能有一些地下電台的歷史，在全世界都有，對於這個在體制之外的發

聲，這是我們說的地下電台，但是實際上我並沒有參與，當時我回來（台

灣），實際上我們知道台灣整個民主化的過程，最早是被黨政軍特完全控制

住了，後來戒嚴解除，這是很大很大的一個階段，戒嚴解除之後，我們以為

比較自由了，沒想到，還有《刑法》100條跟101條，除了戒嚴，還有一個戡

亂時期（《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那也是一個階段，也拿掉了；但是

後來最大關鍵點是，（《刑法》）100條跟101條，任何人如果反對政府，就

把你當成叛亂，那是唯一死刑，如果是思想，你有些想法要做，或是跟別人

談，雖然你沒有行動，這樣是101條無期徒刑，這是很嚴重的，那時候就是

因為史明先生的獨台會事件，起來之後，就是野百合嘛，因為野百合運動，

所以《刑法》100條跟101條也修改，修改之後，我們覺得台灣確實很民主了，

很公平、自由了，但事實上並不是這樣，雖然你把法律的制度拿掉，但是所

有的，這些電台、這些媒體，整個都被黨政軍所控制，所以中視是黨、華視

是軍、台視是政，是黨政軍這樣掌握住，尤其那時的報紙，三、四份報紙，

甚至每一份報紙幾張，張數都受到限制，台灣民主發展至今，大家一直想要

打破，當時的一個階段，大家發覺，報紙需要很大的財力，如果要成立一家

報社，沒有幾千萬的資本，可能只能創造一個地方小報，沒有什麼意義，後

來我們發覺廣播電台，可以是很小的資本，過去如果任何人違法廣播，馬上

就被抓去綠島，所以開始有人做地下的廣播電台。那時我們接觸到的第一位

就是張俊宏，他的「全民廣播電台」，張俊宏是立法委員，他知道有這個機

會，他就叫他的一位堂兄弟張襄玉，張襄玉就是很有名的矢板明夫他太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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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張襄玉的一個女兒嫁給矢板明夫，張襄玉在搞這個全民廣播電台，設

在大安森林公園旁邊，那時我和楊英杰，臺大電機的教授，都剛從美國回來，

我們就開始覺得這是一個可以做的方向，因為我們都是電機背景，相對而言，

對那些工程、機器，我們學一下就會了，所以第一步就是先去參與全民廣播

電台，那時我們創建了《街頭巷尾》節目，一個小組，每天一小時的節目，

大家分工，一人一個禮拜，負責一次還兩次，也有做一些廣播劇等等，從那

時開始練習，慢慢了解電台節目要怎麼做，做不到半年，我們就覺得可以了，

我們自己也來做，那時就組了一個「寶島新聲廣播電台」，那個名字後來取

做「TNT」，Taiwan New Telecommunication，反正有一個T跟N跟T，因

為TNT好記多了，事實上也證明，現在大家比較記得「TNT」，比較不會記

「寶島新聲廣播電台」，那個名字當初是呂桔誠（想的），就是我們這些不

爽國民黨的，大家互相熟識，呂桔誠後來當過台銀董事長，他想出來的這個

名字，他取這個名字確實很好。TNT成立的時候，當然需要資金，我們大部

分都是有心的人，尤其我們在學術界，雖然大家都沒有什麼經驗，找來找去，

找了兩個比較大的（政治人物），一個就是尤清，當時台北縣的縣長，另外

一個是找阿扁（陳水扁），當時是透過羅文嘉，所以兩個算是政治方面的人

物，幫忙出一部分的資金，還有一些比較有心的，譬如鄒武鑑，他是一個滿

特殊的人，他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他回來之後也是一直忙東忙西，對於

國民黨很不滿意，他自己有一次設了一個發射機，也在試做廣播這件事，他

一操作下去，可能沒有半天就被人抓走，在那個時期來說，可能蔣經國還在

的時代，還很嚴。因為廣播這件事情很簡單，你收到一個訊號，知道從哪裡

來，另外一個點又收到一個訊號，這兩條線合併起來，發射點就出來了，所

以他馬上就被抓去關，也關滿久。 後來鄒武鑑出來（出獄），他太太叫做蘇

惠珍，蘇惠珍也是民主運動很重要的人，鄒武鑑知道（我們）年輕人在搞這

個，他也投入金援，我們必須要感謝他。所以就這樣，就做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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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全民廣播電台的《街頭巷尾》節目 

 

鄭慈瑤：請教教授，剛才您提到「街頭巷尾小組」，我有點好奇在「全民電台」裡，

是做什麼樣的節目？ 

 

陳貴賢：《街頭巷尾》那時候等於是，那個人叫做林德宗，現在他在波士頓工作，他

也是一個偏工程方面的人，德宗、張昭仁、我、蔡丁貴、楊英杰，林文印、

許文輔也有，反正就是四、五個人，那時候的節目還是比較政論性，也可以

談文化，也可以談環保，但是就是以我們這些留學生為主。我們有一陣子曾

在全民廣播電台做類似邱罔舍這樣的廣播劇，帶子也有留下來，但不是那麼

簡單，一個廣播劇裡面，如果有五個人，你如果找五個人來錄音，配合得不

好，真的廣播劇的人都一兩個而已，一個人說三種聲音，這樣配合才簡單，

我們那時候當然沒有，很辛苦，錄一些廣播劇，「街頭巷尾小組」那時候做

的大部分是政論性，包含這樣的節目。 

 

九○年代協助架設地下電台的經驗 

 

吳國禎：在那個時代，其實從TNT要分出去「寶島客家電台」，還有講過「臺灣大眾

廣播電台」，他們好像很自然就會請您幫忙發聲的部分對嗎？ 

 

陳貴賢：我想這基本上就是說，我們臺派人士，圈子也沒有很大，當然TNT開始設

立，我們都沒有計較，不是在賺錢，所以成本也比較低一點。這裡面有趣的

是，現代一般的觀眾或聽眾如果想弄一個廣播，隨便網路上弄一下，一個頻

道就出來了，我自己也可以做網紅。 

 

吳國禎：現在是這樣。 

 

陳貴賢：現在是這樣，那個時候並不是這樣。那時候的《廣電法》，你如果沒有經過

政府的核准，你弄這個是違法的，他就能依法把你抓起來判刑。不過因為在

那個階段處在轉型的過程中，一般人民了解這個法是惡法，是不合理的法，

那時候也因為是李登輝的時代，所以李登輝希望台灣可以慢慢（改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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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他也不會執行得那麼徹底，我那個時代新聞局長叫做胡志強，所以他還是

要執行。有時候國民黨的立委也得要質詢他，教訓他：「你為什麼都沒在

抓」，甚至交通部長也教訓，所以不得不執行，執行可大可小，所以這就和

我前面說的鄒武鑑時代不一樣，一抓到就送你去綠島，已經在轉型的過程，

那時候我們是摸著石頭過河，就是說不清楚，你到底會多嚴格或是有多嚴

重，所以大家慢慢的一步一步走，後來，就像我說的一般的民眾、社會覺得

廣播本來就是言論自由，哪有什麼不好，所以壓倒性，連新聞局和交通部也

不敢太嚴格，最多就是被逼到不得已的時候，出來抄一下台。抄台就是，我

來到你們這裡，把你們的東西收起來做證據，抄你們，但是沒有抓人，所以

對我們來說是財物損失，這就比較簡單，如果是人被抓走就比較麻煩，所以

在那個時候，慢慢的有生存空間，但是那時候所有的發射器材還是管制品，

你不能自由買賣，如果要買一定要政府核准才可以進口。在剛開始的時候自

己弄一台小機器還可以，但你真的要發射給比較多人聽，你還是要買功率比

較大的，設置比較好的，對我們來說那時候還沒有網路，不過已經有電子郵

件，就是想辦法連絡外國的一間義大利的公司，在美國又有分公司，因為比

較常去美國，就去美國向他買，這就是「走私」，自己偷帶進來。後來就慢

慢把一些貨訂在聖地牙哥一位同鄉那裡，需要什麼貨就買到那裡放，我們可

能一年跑一趟，那時候就是靠台灣同鄉幫我帶回來，陸陸續續帶回來，才能

把發射的功能買來這樣弄，這當然很有趣，包括我好幾個朋友，中央研究院

有一位副主任有一天遇到我，他跟我說：「你就是陳貴賢？」我說是，他對

我說：「我帶過你的機器」，他本來也不知道我是誰，就同鄉會拜託他帶回

來交給誰，好幾位台灣同鄉，大家都了解，為了台灣的言論自由來幫忙，一

步一步好像螞蟻在搬食物一樣把設備裝起來。更有趣的是，機器我們本來從

差不多兩百瓦左右，小小台不夠，弄五百（瓦），五百（瓦）就相當大台，

甚至一千瓦的機器，剛好我們出國最大只的旅行袋大小。我平常出國絕對拖

一兩只回來，有一次我剛好拖兩只，坐在飛機上要回來台灣，看到電視在報

李總統這天剛好要回國，機場一定戒備森嚴，回國的時候，當然機場都很緊

張，這要怎麼辦才好，帶這個絕對完蛋，想不到我一入境的時候，李登輝總

統已經進去了，所有海關的人都放輕鬆，（我就）大搖大擺完成任務。也有

一次，我們就用報關的，沒人像我們那麼不怕死用報關的，回來還卡在海

關，我很急，我記得那次剛好是蘇貞昌要連任屏東縣縣長，那時候我已經設

計好，機器進來要下去屏東設地下電台，替蘇貞昌助選，卡在海關，幸好拜

託阿扁的助理羅文嘉打一通電話，馬上就拿出來，漏夜送到屏東設地下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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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像這種經驗都有，你說設地下電台，會被抓去關嗎？再來就是機器，是

不是合法可以進口，還是你要用什麼方法載過來？這都是相當有趣的故事。 

 

TNT電台節目觀點多元 

 

陳貴賢：電台比較突出的就是，我們做這個節目，每一個人的專長都不同，每一個人

的力量也有限，你如果說那時有一個叫做，許榮棋，我忘記他那個電台叫什

麼名字…… 

 

鄭慈瑤：台灣之聲 

 

陳貴賢：台灣之聲，那也比我們（TNT）還要出名，差不多是一個人的電台，當然那

邊有安插一些人，但他一個人佔大部分這樣，我們自己大部分參與的人都跟

我一樣，有一個正務要做，所以下班時間才來幫忙。TNT一開始的時候邀請

各界人士主持節目，容納各種本土派的言論，這也是一個好處，好處就是節

目很多元，不會只有一個人的觀點。我覺得它的特色很不錯。比如說，我現

在做到一個階段的時候，我自己就覺得，為什麼節目裡都沒有客語，因為我

是客家人，甚至因為我住南投，每個星期台北與南投跑來跑去，開車的時候，

都沒聽到客語的廣播，很失望。所以就在TNT的黃金時段開一個客語時間，

好像是八點到九點，還是九點到十點，一個帶狀的客語時間，客語時間也是

每天都不一樣的主持人，每人一星期做一小時節目。當初，比如說傅雲欽傅

律師也在裡面，所以TNT的廣播電台是第一個提供帶狀的客語時間，這就很

有它的特色。不僅如此，因為這個帶狀節目一出來以後感動了台北地區的客

家聽眾，因為不曾在電視，或是在廣播，聽得到自己的母語，所以吸引很多

聽眾進來，隨後就有人建議，一天只有一小時怎麼夠，就順勢成立「寶島客

家電台」。「寶島客家電台」一開始是和TNT在同一個空間，錄音室也是共

用，只是多掛一個牌，大家輪流用。發射機當然要分，各一套發射機及兩根

天線在同一棟樓，就生一個友台出來，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那

時候客家的電台開始的時候，本來都是政府控制所有廣播頻道，後來有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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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聲音，甚至提供原住民一個帶狀的節目時段，每天給不同的族群一個

發聲的機會，我覺得那是台灣一個重要的歷史。 

 

吳國禎：我記得那時候，寶島新聲TNT是95.1，客家電台好像是93？ 

 

陳貴賢：93.7 

 

談TNT寶島新聲廣播電台共事夥伴 

 

吳國禎：教授您能不能想一想，那個時候你印象比較深的伙伴，共事當中，開始有一

些比您年輕的人參與，像是TNT與您接觸過的歷任台長，還是您印象比較深

的行政人員，或是主持人，後來「寶島客家電台」也是，就您覺得印象比較

深的，可以提一提這些參與比較深的對象。 

 

陳貴賢：最開始當然就是我和台大電機系的楊英杰教授，再來成立的過程中，有一位

張昭仁，那時候也做過台長，張昭仁之前，有一個林美娜也做過台長，我和

楊英杰都在學校都有職務，不能公開掛名，那時候搞來搞去，就找到林美

娜。林美娜是一個很有才華的人，他也把TNT的名聲弄起來，幫助很大，後

來有一個困難，那時候發生一件事情，他可能有一些募款，他用TNT的名義

出去募，但是沒有放進TNT的帳，放到另外一個單位還是怎麼樣，結果大家

就撕破臉，撕破臉以後，就請張昭仁擔任台長。 張昭仁也是一個很有趣的

人，他本來連主持都不敢，但是被趕鴨子上架之後，就覺得拿麥克風很不

錯，就忘了自己是誰，我們那時候叫做「麥克風症候群」，他（張昭仁）居

然和一些支持者，私底下說要創立一份報紙，本來支持者都是TNT的，他也

沒有跟大家討論，他創立了報社我們才知道，我們只好和他分手，那是另外

一個插曲。我自己後來慢慢因為「寶島客家電台」的關係，我把比較多的重

心移到「寶島客家電台」，所以TNT的部分，事實上是楊英杰處理得比較

多，當然這件事情他也是處理相當長的時間。 

 

吳國禎：教授我們剛才在說器材的部分，我有印象後來你們引進器材，我們這幾台好

像有請台灣的技術的員負責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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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貴賢：是，我那時候有一個叫做李堅欽。他現在也還是在從事這方面（的工作），

他本來是在外商，在飛利浦公司。他一聽到TNT就辭掉來參與，包括服務客

家、TNT、大眾。桃園有一個「新客家」，花蓮有一個「希望之聲」，再來

台中有一個「望春風」，「望春風」現在還在，合法了，有他幫忙，對我們

幫助非常大。 

 

吳國禎：教授您後來在「寶島新聲」，還是在「寶島客家電台」，印象比較深的、參

與比較多的成員大概還有哪些？ 

 

陳貴賢：「寶島新聲」比較資深的，那時候張國龍教授他太太徐慎恕。還有一個阿

枝，徐慎恕跟阿枝他們是很好的朋友，他們這一輩我比較記得，那時候比較

有往來，再更年輕一輩，現在在台北大學，林文印、許文輔，那時候做台

語，包括歌仔戲，雪香、建盛、滷卵，我一時之間比較記得的。 

 

吳國禎：雪香是台大法律系對嗎？ 

 

陳貴賢：對，我記得那時候，有一次，TNT成立沒多久，有一次辦一場訓練營，我現

在忘記了，那時候營隊怎麼會那麼厲害，我們從台北下去，在哪裡呢，去張

清溪教授他家，他跑去南投，但是我們從北山國中進去，一個澀仔溪的地

方，其實很偏僻的地方，去那裡辦一個訓練營，那個地方就是後來九二一大

地震，幾乎距離震央（九份二山）很近，難以想像那時候跑到那裡辦，我現

在忘記了，那時候如果跑到那裡，也是我的關係，我那時候認識張清溪，可

能是不知道哪一次，我曾說你們那裡空間那麼大，就安排在那裡，我們這些

年輕人打地鋪睡覺，在那裡辦一個廣播營。 

 

TNT寶島新聲廣播電台台址及抄台事件 

 

吳國禎：教授我記得那時候，客家電台和TNT都在羅斯福路二段，好像都在同一棟大

樓，我記得有這件事情？ 

 

陳貴賢：我記得在東帝士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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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國禎：那是怎麼找的？ 

 

陳貴賢：我們那時候要找一棟高樓，本來楊英杰都在台大附近找，就覺得那間不錯，

我們本來是租一層中的一戶，後來客家電台也愈做愈大，就把隔壁戶租下

來，變成兩戶連在一起，大家也互相照顧。我記得一件有趣的事，有一天我

們被人抄台，那時候兩台都一起被抄台，我們本來就希望發生，那時候晚

上，很晚抄台，他們來抄的時候，張昭仁是我們的台長，他把自己鎖在辦公

室不出來，結果其他工作人員來應付，那時候就是慧真，他也是客家台的，

當然他（抄台者）要來抄我，我也不能客氣，至少要和你對罵，罵完，最後

都要結束了，那些警察才打開台長那間，張昭仁才出來，事後大家就有點納

悶：「你身為台長，你躲在裡面，事情結束了才出來」，張昭仁他解釋說：

「我就是要躲在裡面，要讓他們破門，門打破那種暴力的」那是他的說法，

我想張昭仁還是膽量比較小，結果是那些小朋友、女性工作人員在應付這

樣。抄完第二天辦記者招待會要和記者說，來很多媒體，和大家報告說九

點，早上九點，我們一去，門鎖著大家都進不去，發生什麼事情？台長張昭

仁的鑰匙忘記帶，如果要回去拿，回來要再一小時，大家又擠在樓梯，那時

候是我從隔壁間客家台這邊，經過外面，爬到那邊才開門，我印象很深，從

外面進去，過去對面以後，落地窗還鎖著，一直弄、一直弄到讓它（門鎖）

自己掉下去才打開，我還記得那時候很多人，林山田、傅律師（傅雲欽）大

家都在外面等不能進來，還好最後還是順利把記者招呼來，讓大家知道那時

候TNT和客家台都被抄。 

 

吳國禎：過沒多久好像是外獨會（外省人台灣獨立促進會），用一個「TNT華語台」？ 

 

陳貴賢：對 

 

吳國禎：好像有一段期間，你也有幫忙對嗎？ 

 

陳貴賢：有，稍微，技術上，一些設備，坦白說那不是我創立的，但是幫忙支援，那

時候有田欣、廖中山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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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國禎：TNT是開枝散葉，「寶島客家電台」，再來「TNT華語台」，一開始看到想

說為什麼有華語台，剛好你有提，我也有聽，才知道他們主要用華語說，強

調用華語說理念。 

 

TNT寶島新聲廣播電台與臺灣教授協會 

 

鄭慈瑤：再來就是我想要請教教授台教會（臺灣教授協會）和TNT的關係。 

 

陳貴賢：那時候當然很多台教會的成員，包括我自己也是台教會的會員，我們都會利

用這個人力資源來邀請，比如說一星期七天，以前沒做到二十四小時，以前

都做十八小時，中間一個重播，所以節目時段很多，我們也有請很多台教會

的人員來參與。 

 

鄭慈瑤：這些台教會的人員，主要也算是TNT的核心人物嗎？ 

 

陳貴賢：我和楊英杰本身也是台教會，但是我們做這件事情並沒有和台教會報備，也

沒得到他們的資源，但是就是變友軍這樣。記得戴寶村、林三田、李泳泉都

是常客。 

 

吳國禎：我記得那時候好像有一個，我現在沒有辦法講清楚，好像類似教授論壇之類

的？ 

 

陳貴賢：對，有一個教授論壇。 

 

吳國禎：每天都有不同的教授來講，那很好聽。 

 

陳貴賢：所以就比較多元，比較豐富。 

 

參與TNT寶島新聲廣播電台決策小組之工作 

 

鄭慈瑤：那老師您當年是TNT的決策小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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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貴賢：當然是，我和楊英杰設立的 

 

鄭慈瑤：我很好奇決策小組實際上在運作的工作是哪部分？  

 

陳貴賢：重要的事情決策小組決定的，陳水扁、尤清那邊各有一個，我和楊英杰、還

有鄒武鑑，就五、六個人而已。 

 

吳國禎：主要就是人員的編制，比如說台長之類的，這些事情可能會討論嗎？ 

 

陳貴賢：那絕對是要討論的，包括整個人數，開始節目不夠，當然你就盡量聘人，開

始節目強碰，大家要搶的時候，決策小組就得出來裁決。 

 

吳國禎：教授，您個人後來重心比較放在客家電台，這個決策小組，它慢慢到什麼時

候，被別的組織取代？或是您慢慢淡出的情形？ 

 

陳貴賢：我後來就直接和決策小組說，時間的關係，我退出來，後來當然就是像我說

的，楊英杰他們繼續運作，有沒有再找新的人進來我不知道，後來就是素華，

素華進來做一陣子，怎麼樣的情形下轉到大千，這部分我只知道某一個時候，

他來拜託我授權，把所有權利放棄給他們這樣。 

 

地下電台的「都市游擊戰」策略 

 

陳貴賢：我們回來說更早的故事，你如果只是發聲，支持者來，事實上也不夠，你知

道很多媒體都要廣告，要有廠商來，那才是比較大的收入，雖然我們主持人

大家都義務，不過弄一個地下電台，就需要柴米油鹽醬醋茶，電費、水費、

打電話，雜七雜八搞起來，一個月也要好幾十萬，包括辦公場所的租金等

等，所以經濟財務要維持，也不是那麼簡單，幸好那時候新聞局不得不抄

台，我們現在就能了解，我故意讓你抄，因為你一抄台，媒體都出來廣播，

所有媒體電視台、報紙，全都報，免費幫我們打知名度。很多支持者包括計

程車司機，他們看到警備車，不管是保三還是保一總隊，出來都兩三台巴士

一起，他們如果要來抄台，一到可能就一、二十個鎮暴警察下來，全都封

鎖，才上來抄你，所以他們一出現，我們都知道，因為他們都住在郊區，從

林口出來，不到十分鐘，就有計程車司機（回報）：「我在這裡看到鎮暴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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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哪裡開」，我們就差不到知道，一路報回來，就知道說，確實要抄台，我

們就故意繼續廣播，罵得難聽一點，那是一種「釣魚」戰術，故意一直廣

播，直到離我們約五分鐘（車程）而已，才停下來，快點把重要的機器拔一

拔，拿去地下室的車上，開走，他來當然會抄，錄音機、麥克風等隨時都能

買到的器材，所以損失不會太大，我覺得那種經驗就是說，我是故意要讓你

抄的，那是一個很有趣的經驗。另外一個經驗是我們發覺，我們實際是一個

「都市游擊戰」，都市裡面大家都在生活，你也有租同一棟大樓，我們過去

做電台，放在二三十層的大樓上，當然你看得到天線在那裡，所以他（抄台

者）也知道說就在這棟，他也知道說哪一樓哪一間，因為我們的來賓、主持

人進進出出，他絕對知道，這沒辦法防，但是沒關係，你來，我就讓你抄，

你來的時候，要到的時候，我回去把天線拔下來，發射機最困難，發射機是

違禁品又很難帶，但是我們不只是帶到車上拿走；我的電台放在幾樓，我的

天線放在屋頂，但是我機器放在中央（其中）一樓的一間房間，你根本不知

道，你不可能把整棟大樓每一層都抄，就是形式上說我被抄台，但發射設備

沒有損失。這種「都市游擊戰」是很特別的經驗。 

 

鄭慈瑤：有一件好奇的事，因為教授講「都市游擊戰」很精彩，我想問常常這樣演，

而得到資金，但是民眾會不會疲乏？ 

 

陳貴賢：這當然也不是說一直這樣演，久久一次。再來就是說，聽眾對你的支持好幾

種，一開始是你敢挑戰國民黨，大家就支持你，再來就是，像你說的抄台，

大家本來沒在聽，但是你被抄台，我支持你，最後還是要靠你，你的聽眾長

期來，包括你的理念，你的節目做得很好，支持你，雖然我們沒賣藥，但是

我舉一個例子，我那個時候負責客家電台，客家電台到後來，因為要做到所

有節目主持人我都發主持費給他，雖然說不多，但是我要和你簽一個約，我

要發車馬費給你，我要約束你，你不能隨便出差錯，所以客家電台到後來，

我那時候要成立的時候，一個月差不多要將近一百萬的開銷，那時我最大的

目的是，我要做到能夠打平，開銷一百萬，但是我的收益，捐款部分差不多

七八十萬，我的意思是說，我如果有一天可以做到打平，我就能長久（經

營），那時候也有開始做一些廣告，你就能知道費用到什麼程度，甚至今天

來說，你要創立一個，一個月一百萬的公司也不簡單。政府新承認頻道執照，

還有像我說的，一間公司，尤其是廣播電台，要生存沒那麼簡單，地下化的

時候，大家還會同情你，會捐款給你，合法了，就得自己好好經營、發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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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人家不見得會捐款給你，所以困難我是可想而知。 

 

談廣播、播客與電視製作之別 

 

陳貴賢：其實廣播本來就比較小眾，和目前我們說的「播客」一樣，我只要找一群小

眾，對我們的理念或是說題目有趣，就能夠找到支持者。其實它是一個很低

成本的媒體。相較之下，你如果要弄一個電視，你要考慮攝影棚、化妝、燈

光一堆，到頭來自己要說的主題卻被忽略了。但是廣播電台，相較CP值高很

多，所以是一個很好的媒體，包括今天說的「播客」也一樣，因為現在網路

的關係，空間無限大，你要開幾台就開幾台，看你的本事。就是你能說得多

吸引人，所以這不一樣。 

 

談地下電台合法化之後的發展 

 

吳國禎：可是剛剛一開始我們也在說，有時候我們那個時代，打拚的，你們的時代打

拚拓展出來的空間，往往在後面，就是我們現在的客家的頻道，其實跟那時

候努力開展出來的空間，那個質真的有落差，包含台語的節目，我很坦白

說，有很多民主電台，它後來合法化以後，很快就賣給有財力的人，像這些

現象教授您會覺得可惜？還是會感慨？ 

 

陳貴賢：當然確實有這個問題，我自己有時候想說，當初搞得拚成這樣，也是設立很

多台，後來也都合法化，雖然說商業化那部分我覺得還好，最後就是要面

對，要怎麼生存、 怎麼經營下去，臺灣聯播網還是綠色和平聯播網等等，我

想都還好，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有一些失望是，比如客家電台，後來有

「海峽聯播網」節目，海峽聯播網意思就是說兩岸兩邊在聯播，一聽就知

道，這個客語是大陸客，腔和我們都不一樣，這樣也跑來我們這裡，不只這

樣，做到在福建、在廣東做，直接向台灣廣播，我想我們當初地下電台、民

主電台，我們目的就是要為了台灣的民主和台灣的將來，你今天給我引導到

讓中國來台灣直播，所以我那時候是非常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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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理想投入地下電台兼顧專業工作 

 

吳國禎：我請教教授，那個時候大家都在用地下電台，但是有各自想要追求的理想，

或者說，各自想要追求的一個重點，各自有些差異，那教授您那個時候回來

臺灣，您覺得最主要投入很多又很深，很少人像您這樣，幫助很多台做節

目，器材軟硬體都有參與，這麼多地下電台這樣一直做下去，跟您的專業工

作，會不會佔去很多時間？ 

 

陳貴賢：如果沒有用到時間，那是騙人的，那絕對要分心，當然我自己給自己一個很

重要的看法，就是說絕對要把本業顧好，你如果本業顧不好，除非說要做專

職的革命家，像許信良這樣，不然的話你就是顧好自己，可以出多少力，就

出多少力。我想在經驗上，我最大的一個心得就是說，我們每一個人都希

望，人生的過程當中，可以做些什麼，讓你證明，你自己是有用的，我做一

個有意義的事情，當然你說多重大，我們不知道，但是我們無論如何都希

望，我們知道有一個理想在那裡，就是「台灣」，我要做一個對台灣有幫助

的、有意義的事情，這個事情在早期，就像史明、鄒武鑑，做了就被人抓去

關，那時候是，但是到後來，在慢慢民主化的過程中，發覺我有比較多空間

可以做，每一個人自己努力去找，做什麼最開心，如果說我就賺錢，賺很多

錢來捐給台灣社會也很好，但是如果不是這樣，在這個過程當中，地下電台

的時期，還是說過去更早，野百合的時期，還是更早，解除黨禁、戒嚴等

等，都是很有意義的事情，所以每一個人在每一個階段，都在找一個讓我們

證明自己是有用的，這是我自己在所有參與裡的心得。 

 

（訪談結束） 


